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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
我
們
在
波
蘭
的
華
沙
城
區
遊
覽
，
經
過
一
個
十
分
好
看
的
古
石
橋
，

一
位
美
麗
的
華
沙
少
女
身
着
彩
裙
坐
在
橋
墩
上
，
手
捧
一
本
厚
厚
的
書
在
認
真
地

閱
讀
。
我
駐
足
欣
賞
，
發
現
她
並
沒
有
被
紛
雜
的
街
市
打
擾
，
自
在
地
讀
着
。
這

一
幕
已
經
過
去
數
年
，
我
依
然
不
能
忘
記
。
這
樣
的
景
像
我
們
常
常
會
在
國
外
碰

上
。
海
灘
上
，
人
們
一
邊
享
受
着
日
光
浴
，
一
邊
在
悠
閒
地
讀
書
。
旅
行
途
中
，

他
們
也
總
會
習
慣
性
地
捧
書
閱
讀
。
我
的
一
位
在
大
學
任
教
的
澳
洲
朋
友
幾
乎
每

星
期
就
會
讀
完
一
本
閒
書
。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她
會
將
一
些
舊
書
送
到
跳
蚤
市
場

賣
掉
，
然
後
又
從
那
兒
買
來
許
多
新
的
舊
書
。
讀
書
對
於
她
是
一
件
很
休
閒
的
事

，
或
者
說
，
讀
書
是
她
最
愛
的
休
閒
方
式
。

讀
書
是
種
休
閒
這
一
概
念
對
於
我
們
是
一
件
很
難
認
可
的
事
。
從
古
至
今
，

我
們
每
讀
一
本
書
都
具
有
很
大
的
功
利
性
。
﹁書
中
自
有
黃
金
屋
﹂
，
說
明
讀
書

和
陞
官
發
財
緊
密
關
聯
。
為
了
走
進
﹁黃
金
屋
﹂
，
不
惜
﹁頭
懸
樑

，
錐
刺
股
﹂
。
因
此
，
國
人
讀
書
都
很
神
聖
，
青
燈
黃
頁
，
正
襟
危

坐
，
兩
耳
不
聞
窗
外
事
，
一
心
只
讀
聖
賢
書
，
直
讀
得
瘦
骨
伶
仃
，

不
成
人
形
，
人
們
已
經
給
讀
書
讀
怕
了
。
一
旦
功
成
名
遂
或
有
了
份

穩
定
的
職
業
，
自
然
就
不
再
願
意
讀
那
令
人
生
厭
的
書
。
據
中
國
新

聞
出
版
研
究
院
內
地
國
民
閱
讀
調
查
課
題
組
的
研
究
，
我
國
從
十
八

到
七
十
周
歲
的
公
民
中
，
二
○
一
○
年
人
均
閱
讀
圖
書
量
為
四
點
二

五
本
，
二
○
一
一
年
為
四
點
三
五
本
。
每
年
不
到
四
本
半
的
閱
讀
量

實
在
不
能
算
上
一
個
驕
傲
的
數
字
。
作
家
莫
言
說
，
現
在
是
﹁書
越

來
越
多
，
但
書
讀
得
卻
越
來
越
少
。
﹂

記
得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國
人
幾
乎
沉
浸

在
讀
書
的
狂
潮
之
中
，
無
論
是
學
者
還
是
工
人

，
每
天
都
會
抽
出
時
間
讀
些
和
自
己
的
工
作
業

務
沒
有
什
麼
關
聯
的
閒
書
，
如
小
說
、
散
文
、

隨
筆
、
詩
歌
等
，
人
們
陶
醉
在
閒
書
裡
，
沒
有

任
何
的
功
利
性
。
當
你
手
捧
飄
着
墨
香
的
書
籍

沉
浸
於
屬
於
自
己
的
閒
暇
時
光
裡
，
身
心
變
得

放
鬆
，
自
在
地
和
智
者
對
話
，
體
驗
書
中
的
情
緒
，
靜
靜
地
享
受
書

所
帶
來
的
快
樂
，
這
是
比
任
何
一
種
休
閒
方
式
更
高
級
的
休
閒
形
式

。
在
那
個
時
代
，
人
們
總
是
不
斷
地
打
聽
有
什
麼
樣
的
好
書
可
讀
，

讀
書
沙
龍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地
出
現
。
可
惜
的
是
，
隨
着
經
濟
大
潮
的

湧
入
，
此
後
的
很
多
年
間
，
人
們
越
來
越
沒
有
心
思
讀
書
了
。

而
今
，
人
們
每
天
的
閒
暇
時
間
大
約
在
四
小
時
左
右
，
休
閒
的

方
式
已
經
多
樣
化
，
最
熱
衷
的
是
上
網
、
看
電
視
、
逛
街
、
打
牌
等

。
幾
乎
在
國
內
的
每
座
城
市
，
都
經
營
有
很
多
的
茶
社
，
人
們
來
這

裡
最
多
的
是
打
牌
和
搓
麻
。
在
國
外
的
候
機
大
廳
，
但
凡
有
國
內
的

遊
客
，
時
常
可
以
看
到
創
造
條
件
打
牌
的
場
景
。
而
在
此
時
，
很
多
的
外
國
人
都

在
看
書
打
發
時
光
。
最
近
，
央
視
對
國
人
的
休
閒
內
容
進
行
調
查
，
認
為
讀
書
所

佔
比
例
非
常
小
。
多
一
些
休
閒
形
式
固
然
很
好
，
但
讀
書
休
閒
所
佔
比
例
過
低
反

映
出
人
們
對
於
書
的
怠
慢
，
反
映
出
人
們
精
神
生
活
的
空
心
化
現
象
。

時
代
在
進
步
，
讀
書
的
意
義
也
是
否
可
以
作
一
定
的
更
新
，
也
許
，
不
再
將

讀
書
單
純
地
視
為
工
作
之
需
正
是
文
化
進
步
的
表
現
。
宋
代
歐
陽
修
將
他
的
讀
書

地
點
歸
納
為
﹁三
上
﹂
，
即
馬
上
、
廁
上
、
枕
上
，
正
是
一
種
高
級
的
休
閒
讀
書

法
。
為
了
謀
生
的
書
是
一
定
要
讀
的
，
不
然
就
會
被
社
會
淘
汰
，
同
時
，
在
閒
暇

時
間
裡
讀
書
可
以
不
必
太
隆
重
。
只
要
不
是
為
了
純
工
作
需
要
的
讀
書
，
都
不
妨

輕
鬆
點
，
隨
便
地
抓
起
一
本
，
靜
靜
地
去
讀
，
淨
化
自
己
的
內
心
。

晚上和父親散步，說
到夏日之難熬。曾祖父在
世時，一到江南夏季的蒸
籠天，就要感嘆 「老人難
過」。的確，太公生前沒
有空調，連家用電扇都稀
奇。一到酷暑，人們除了

打盆井水擦身，完全要靠天然風納涼。我還記
得小時候夏日傍晚在門口坐着小櫈乘涼，左鄰
右舍攀談、講故事的情景。那時不僅有在大門
外擺開小桌吃飯的，更有 「席捲天下」，乾脆
赤膊躺在室外草蓆、竹蓆上睡覺的，為的都是
室內燠熱不堪，無法忍受。老人體弱，常有高
血壓、心臟病等疾患纏身，夏日天氣煎熬，蚊
蟲叮咬，吃睡都受影響，每每受不了過去了，
也是常事。

最近幾十年國人的生活條件當然大有改善
。我的記憶中，家裡從買電扇、窗式空調、櫃
式空調開始，一直到現在擁有中央空調。家鄉
的夏天是比過去好過多了。父親感嘆說，可惜
他們那一代年輕時歷盡坎坷，奮鬥一輩子，退
休了才算舒服點。我反駁說，總比當年權柄風
光、潑天富貴，到老卻晚景淒涼好吧。轉而一
想，我這不是表現了中國人的固定思維嗎？

比較中美文化的那個笑話大概人人都耳熟
能詳了。中國老太省吃儉用，辛苦一輩子，一
分錢掰開做兩分用，終於買上房了，也到了駕
鶴西歸的時刻，一點福都沒享着。倒是美國老
太，貸款買房，一邊住着花園豪宅，一邊不緊
不慢地還債，到老兩眼一閉，福也享了，債也
還了，真是兩全其美。

老實說，我總覺得這個故事說得好聽些，
只是個反映人生態度的寓言。說得陰謀論點，
沒準是房產開發商和銀行資本家的廣告。世間

萬事，哪有那麼黑白分明，簡單明瞭。且不說美國人民中未雨
綢繆，積穀防饑的大有人在；另外那些寅吃卯糧的，因為經濟
危機負債破產，房產被銀行收回的比比皆是，哪有故事裡說的
瀟灑。君不見美國心理學家長達幾十年的跟蹤實驗證明，能夠
「推遲個人慾望的滿足」──寧願多等十分鐘多拿五顆棉花糖

、不急功近利的孩子以後才會事業有成，終成大器？
所以，中國古話說的 「倒吃甘蔗老來甜」還是有道理的。

那麼如今人人提倡的 「活在當下」就不對嗎？不然。只是活在
當下不等於及時行樂，快速消費；更不等於有錢時窮奢極侈，
沒錢時窮途末路。過去那種精打細算的生活方式，固然出於財
力不逮、金錢短缺的必要性，可時時刻刻動腦巧思，樁樁件件
廢物利用，利己不損人，卻是值得提倡的。那樣的生活狀態不
僅符合如今低炭環保，回收再生的思維理念，而且本身就是對
我們腦力和體力，智商和情商的一種訓練。

剩餘牙膏可以抹拭、擦亮金屬把手，過期茶包能夠去除箱
櫃異味保鮮。舊衣服剪小了做個抹布、拖把物盡其用。破損的
絲襪改造一下，可作為污水池的濾網。這一個個例子，除了證
明人的無窮潛力，也是一種精緻人生、用心生活的體現，更傳
達出超越有限物質條件，追求豐富精神生活的膽色和樂趣。正
如魯迅所說，生存不是苟活；溫飽不是奢侈；發展不是放縱。
生活能過得好些，自然不必簞食壺漿、陋巷瓢飲地 「作秀」。
但自奉以儉，待人以誠，永不會過時。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父親趙家璧到松江參加文化
界的活動回家後，常會向我
們說起一起去的同鄉——施
蜇存、朱雯和羅洪。這四位
松江文人年齡相仿，施蜇存
一九○五年出生，排行第一

，他在一九二四年就開始新文學創作，那年十九歲
；過了四年二十歲的趙家璧，進入良友圖書公司擔
當《中國學生》雜誌的編輯，又過了一年，同鄉朱
雯的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面世，隨後的一九三
○年，羅洪在朱雯任編輯的《真善美》雜誌上發表
了她的處女作。他們四人既是同鄉，又都喜愛文學
，家舍也靠得很近，周末回家，三位男士總要一起
聊聊時勢和文壇的情況，羅洪雖然已是一個女作家
，也關心文壇風雨，但到她家時，她總以一位善於
待客的主婦面貌出現，而由於舊習俗且家務繁忙，
她從未到趙家做過客。

一九三六年羅洪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春王正
月》，此書由丈夫朱雯介紹給趙家璧編輯出版，書
中描繪上世紀三十年代，故鄉松江一位民族資本家
，由崛起到破產的故事。趙家璧看稿後感嘆說：
「我簡直不相信她與同時代的女作家會那樣的不同

；她不寫自己、不寫兒童和婦女，不寫家庭瑣事。真
可謂大手筆呀！」

一九四六年趙家璧與老舍合辦的晨光出版公司
成立了。第二年二月他約請趙清閣編輯一部《中國

現代女作家小說專集》。他們兩人細細數來，自
「五四」至當時，大約有三十名在文藝上有建樹的

女作家。趙清閣便一一去信，要求她們把最新的作
品奉獻出來，讓她彙編成集，以使讀者從她們的新
作品中，窺見作者隨着文藝思潮演變而發生的進步
與趨勢。羅洪應約寫了一篇小說──《劊子手》。
她還是原來的作風，不寫家庭論理、不寫婦女兒童
，站在高處揭露奸商的欺騙狡詐，就像殺人不見血
的劊子手。

父親在世時，我與羅阿姨和朱叔叔沒有見過面
，也沒有讀過她的文章。父親逝世後，她寫了一篇
悼文，緬懷老友，我才知道他們原來有着六十多年
的交往。朱雯叔叔逝世後，上海師大為他編了一本
紀念冊，羅阿姨託人送給修義，表示了她對朋友後
人的期望。

二○○一年後我開始收集和整理父親的遺著，
周圍的朋友們都非常支持我，上海圖書館的蕭斌如
，幫我向羅洪徵求父親的遺墨，羅阿姨欣然應允。
於是，在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下午，我跟着
蕭斌如走進淮海路一個寧靜小區。當她按下羅阿姨
家的門鈴，樓上立即傳來一聲軟糯的松江鄉音 「啥
人呀！」她那音調讓我心頭一震，這是我來到這世
界上時，聽到的第一種音調呀！但是，自從祖母逝
世後，就再也沒有能聽到這麼純正的鄉音了！走上
二樓，羅洪阿姨已滿面笑容地站在樓梯口，伸手將
我們迎進客廳。只見室內清潔整齊，一塵不染，桌
上放着兩盤糖果，她一邊招呼我們坐下；一邊上下

打量着我，口中喃喃地說： 「真像家璧，活脫是像
！」她細心地詢問我徵集到了多少書信？想做些什
麼工作？蕭斌如拿出已複製的四封書信，讓羅阿姨
過目，再由她慎重地遞交給我。接着羅阿姨向我敘
述他們四個松江文人的交往情況；他們夫婦與巴金
，父親與巴金的交往情況，特別是最後一次父親去
拜訪巴金的情況；松江的風土人情等等。這些都是
我感興趣的故事。

她的熱情、慈祥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令我此
後常會想到要去看看她，聽她講講前輩的故事。

二○○七年，孔海珠策劃編輯出版一套《女兒
眼中的名人父親》叢書，第一輯收集豐子愷、孔另
境、趙家璧、章靳以和王辛笛五位文化名人。我們
五個女兒在一起商議策劃時，不約而同地想到 「去
請羅洪阿姨為叢書題字」，因為她與這五位老人都
有接觸與交往，對我們這幾個女兒也有着長期的關
心與顧念，有她的題字自然為叢書增光不少。聽了
我們的要求後，羅阿姨欣然命筆，寫下書名。新書
出版後，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去她家送書，這年她正
巧百歲，看到印刷精美的新書，她欣喜有加，當即
以海上七位三十年前女作家的《七人集》回贈，書
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她七十歲以後寫的十篇散文，
她以自己的榜樣，為我們樹立的一個更新、更高的
奮鬥目標。

今年春節，我收到羅阿姨送的《戀人書簡》，
精美淡雅的外套中，收集了她八十年前的愛情之虹
。每個人都會羨慕與追求她這樣美麗的愛情。她與
朱雯兩人從文學知音到生活伴侶，不僅有花前月下
的細語、窗欞燈下的共讀；也像傳統主婦一樣操持
着柴米油鹽、奉承母親、教育子女等必不可少的家
務；更何況他們一生又遇到日寇入侵、國共征戰、
「文化大革命」等，被蹂躪、被迫害的日子。但他

們兩人相濡以沫在文學的道路上攜手走過六十年，
創造出非凡的成績。這是一段成功的愛情，在作者
一百零一歲之際再版這本書真是對她的最好祝福和
敬意。

讀過此書後，我與章潔思相約去羅阿姨家致謝
，這天正巧羅阿姨長子──行健哥自北京回家小住
，見有客人來，她高興地到隔壁拿出一些糖果，招
呼我們圍桌坐下，我們從上海說到北京、從父輩想
到自己、從童年談到退休，羅阿姨就坐在我身旁，
說話不多，她輕輕的對我說： 「年前罹患感冒，現
在耳朵聽力大不如前了。一對一講話還能聽到，人
一多，我只能看講話了！」 我隨後向她提了一個問
題： 「八一三事變時，日本飛機轟炸松江城區，炸
毀了我家的老宅。你們的住宅離趙家很近，受到影
響嗎？」 行健哥馬上回答說： 「我們家也被炸了。
媽媽娘家則無恙。」 聽到這裡，羅阿姨一下就站起
身來，慷慨激昂地講述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舉手
比劃着日本兵用槍尖挑殺嬰兒的動作；口中不停地
講述着自己觀點： 「我呢一輩子也弗會忘記的班赤
佬！」

這就是我的羅洪阿姨，她有一顆赤子之心。我
敬她、愛她、一心想學她、希望能像她。

看書是種休閒 蕭 飛

﹁
倒
吃
甘
蔗
﹂
與

﹁
活
在
當
下
﹂

馮

進

我的羅洪阿姨 趙修慧

鳧溪香魚 寒 石

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喜歡用數字入詩。他的
《帝京篇》裡有這些句子： 「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
離宮三十六」、 「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
」、 「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 「且論
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如此多的數字，
人們倒把他的詩才忽略，乾脆送他個 「算博士」的綽
號，雖多有調侃，但更多也是褒揚，誰寫詩能巧妙用

上這麼多數字呢？
溫庭筠的綽號是 「溫八叉」，說是因他 「八叉手而成八韻」。雖是讚

他文思敏捷，但怎麼聽着都彆扭，這都是因為他相貌奇特，所以給他取了
這麼個綽號。他還有一個渾名——溫鍾馗。可見唐人也愛以貌取人。而最
風趣的綽號就是僧人貫休，其詩有 「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
之句，被人稱為 「得得和尚」。

許渾，晚唐著名詩人。詩中多帶 「水」字。翻開《全唐詩‧許渾詩集
卷》帶水字的詩俯拾皆是： 「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故
洛城》）； 「水暖魚頻躍，煙秋雁早鳴」（《陪王尚書泛舟蓮池》）；
「山暝牛羊少，水寒鳧雁多」（《廣陵道中》）； 「菊艷含秋水，荷花遞

雨聲」（《送同年崔先輩》）……故而許渾有 「許渾千首濕」之稱。戲謔之
餘，也有對詩人的讚嘆！誰寫詩能做到幾乎首首不離 「水」字？

唐代 「大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寫出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
盡望鄉」的名句。然而此人性格多疑，為防妻妾搞外遇，在窗戶上撒灰，
被人叫作 「妒癡」，後來又被稱為 「癡妒尚書李十郎」。他的綽號與他的
詩毫無關係，真是枉有他超凡的詩才。最悲催的綽號是五代後蜀的王仁
裕，寫詩萬首，時人稱他 「詩窰子」。看來詩人光勤奮也不行，還得要
出精品。

從詩人幾句精妙的詩作中歸納、概括出來的綽號更加有趣：如應子和
曾寫過 「蠟燭燒短紅」、 「風雨落花紅」、 「兩岸夕陽紅」三個名句，被
人稱為 「三紅秀才」；王士稹因 「春水平帆綠」、 「夢裡江南綠」、 「新
婦磯頭煙水綠」三個佳句而被譽為 「三綠詞人」；張先有三句詞： 「雲破
月來花弄影」、 「嬌柔懶起，簾幕捲花影」、 「柳徑無人，墮絮飛無影」
而被人叫作 「張三影」。以動物名作為綽號的詩人也是蔚為大觀：唐代的
鄭谷因一首《鷓鴣》而成了 「鄭鷓鴣」。同是唐代的崔玨以賦《和友人鴛
鴦之什》因號為 「崔鴛鴦」。宋人許秋史有 「人在子規聲裡瘦，落花幾點
春寒驟」的詩句，人們稱他為 「許子規」。宋代詞人張炎，其《解連環‧
孤雁》詞廣為流傳，人皆稱之 「張孤雁」。詩人梅堯臣以《河豚魚》而得
一 「梅河豚」雅號。謝逸吟詠《蝴蝶》詩三百首，詠蝴蝶的專業戶，把他
稱為 「謝蝴蝶」真是名至實歸。明代詩人袁凱以《白燕》詩出名，被譽為
「袁白燕」。

詩人綽號獨具個性
李志輝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文文林林
漫步漫步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夏荷獨香（攝影） 兆 田

百
歲
女
作
家
（
白
髮
者
）
羅
洪
近
影

趙
修
慧
圖

都說香港缺乏
肯定文化，有的
卻是 「戳背脊文
化」，遇各種選
戰猶甚。日前翻
閱陳魯豫的《心
有約》，一讀之

下，意外的不是女性善長的自我表現，而
是這位外表矜持精明、口齒伶俐的女主播
，內心卻有卻着不可低估的氣度。

首先，她無一例外地正面寫人，不輕
易臧否人物。無論是莊則棟、張玉鳳、蒯
大富，還是廖靜文、毛阿敏、璩美鳳。她
都極之厚道地訪人，寫人。據她自述，最
初製做《魯豫有約》時，她也曾 「忽然害
怕，想要臨陣脫逃」。但越到後來，她越

能把握撞擊被訪者內心世界的極限，每次
都可 「平安降落」。她將東方知識女性的
善解人意演繹到了極致。

其次，她盡掏一針見血的說。譬如有
人問 「你的書裡一直沒有提到吳小麗，你
們兩個私下是不是競爭很激烈？」真所謂
哪壺不開提哪壺。且聽魯豫答來： 「在鳳
凰每個人都有一片天，每個人都有他的節
目，真的沒有到爭成什麼樣的地步，每個
人都發展得挺好的。」和魯豫有過深入合
作的余秋雨極為欣賞她 「語言表達的準確
乾淨。不像很多人有了感受就會收不住口
，越說越亂。」 「正是這種感受能力、理
解能力和表達能力的組合，魯豫給人造成
『冰雪聰明』的印象。」

出身央視的魯豫可說大氣有自。 「央

視是我起步的地方，我覺得央視的特點是
非常大氣，而且央視他們做的節目的規模
，從硬件到軟件、人員，這種規模是其他
國內電視台無可比擬的。」 「鳳凰是純商
業運作，鳳凰想到把主持人推出以後，我
的平台自然而然會有一個品牌的形象。」
「有時候我覺得鳳凰像高中自習教室，每

個人都很刻苦，這種感覺很好。」 「我人
生最刻苦的階段就是鳳凰這一段，非常的
刻苦，這是我以前沒想到的。」

讀罷《心有約》也解決了我一個長久
的疑惑：清清爽爽的女子為何有個昂丈男
兒的名字──魯豫？原來真是出自地域文
化的原因，魯豫母親和父親分別為山東人
和河南人。魯豫，好名字，好氣度。

魯
豫
有
容
真

如

大
凡
以
香
命
名
的
物
事
，
其
品
質
大
致
都
不
差
。

那
天
做
客
浙
江
寧
海
，
朋
友
帶
我
們
去
悅
來
飯
莊
用
餐
。
飯
莊
背
山
面
象
山
港

，
傍
一
泓
潺
緩
小
溪
，
環
境
有
些
小
清
新
；
店
面
不
大
，
不
起
眼
，
入
內
瞧
裝
潢
，

亦
不
見
有
特
異
處
，
就
鄉
間
一
凡
俗
食
店
。
客
隨
主
便
，
我
們
跟
着
即
是
。

一
道
道
菜
上
桌
，
大
多
是
海
味
。
甬
人
用
餐
，
對
山
珍
無
多
少
興
趣
，
有
海
鮮

，
便
什
麼
都
有
。
﹁悅
來
﹂
居
身
象
山
港
畔
，
最
不
缺
的
正
是
生
猛
海
鮮
，
兼
有
朋

友
的
情
義
：
紅
膏
熗
蟹
、
清
水
蝦
、
鐵
板
蟶
子
、
椒
鹽
望
潮
…
…
該
有
的
都
有
。
這

時
上
了
道
魚
，
一
掌
長
，
兩
尾
相
向
，
正
好
拼
一
盆
，
清
蒸
，
點
着
葱
花
，
澆
了
汁

，
清
鮮
明
亮
。
不
是
鰳
，
似
鰣
非
鰣
，
箸
未
動
，
似
已
聞
到
絲
絲
鮮
氣
。
正
欲
啟
口

，
朋
友
笑
曰
：
﹁—
—
鳧
溪
香
魚
！
沒
吃
過
吧
？
但
一
定
聽
說
過
，
寧
海
最
著
名
的

特
產
之
一
…
…
﹂

我
們
吃
驚
不
小
。
久
聞
鳧
溪
香
魚
大
名
，
卻
從
未
有
問
津
之
念

想
，
原
因
是
隨
着
上
世
紀
中
期
鳧
溪
上
游
多
座
水
庫
的
動
建
，
此
魚

幾
近
絕
跡
。
此
間
曾
有
寧
海
人
工
繁
育
香
魚
成
功
之
傳
聞
，
卻
從
未

有
人
工
繁
育
的
香
魚
上
桌
之
說
。
今
日
在
﹁悅
來
﹂
與
之
突
遇
，
可

謂
喜
出
望
外
。

﹁野
生
香
魚
很
難
買
到
，
一
般
要
預
約
。
﹂
朋
友
是
個
爽
利
人

，
熱
心
腸
，
說
話
直
，
﹁不
過
就
算
好
買
，
我
也
請
不
起
。
這
人
工

二
代
香
魚
，
三
位
來
寧
海
，
我
一
定
得
請
。
來
，
請
，
嘗
嘗
—
—
﹂

於
是
大
家
紛
紛
動
箸
，
一
嘗
有
﹁淡
水
魚
之
王
﹂
、
﹁魚
中
珍
品
﹂

之
稱
的
香
魚
味
道
。

鳧
溪
，
為
寧
海
五
大
溪
流
之
一
，
源
於

天
台
山
脈
向
東
延
伸
的
餘
脈
大
裡
，
自
西
東

流
，
注
入
象
山
港
。
古
稱
野
鴨
為
﹁鳧
﹂
，

可
見
這
條
溪
當
年
野
鴨
之
多
、
環
境
之
清
美

。
鳧
溪
流
域
水
清
流
急
，
底
多
礫
石
，
深
潭

錯
落
，
正
適
合
香
魚
生
長
、
孵
子
、
繁
育
，

因
名
﹁鳧
溪
香
魚
﹂
。
清
光
緒
《
寧
海
縣
志

》
載
：
﹁香
魚
產
溪
中
，
又
名
細
鱗
魚
，
無

腥
而
香
，
其
長
隨
月
，
至
七
至
八
月
，
長
七

至
八
寸
，
過
此
則
生
子
而
味
不
美
，
出
鳧
溪
者
佳
。
﹂
清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公
元
一
七
七
四
年
）
寧
海
知
縣
徐
恕
曾
作
詩
描
繪
：
﹁鳧
溪

渡
日
夜
捕
魚
，
王
水
清
波
畫
不
如
，
何
事
秋
風
鱸
鯰
尾
，
芳
鱗
三
寸

是
香
魚
﹂
。

香
魚
是
洄
游
性
魚
類
，
在
大
海
中
生
長
發
育
，
每
年
暑
起
至
八

月
間
洄
游
至
鹹
淡
交
融
的
溪
澗
入
海
口
繁
育
後
代
；
體
狹
長
而
側
扁

，
吻
小
嘴
尖
，
鱗
細
溜
滑
，
喜
棲
息
在
水
淺
、
溫
低
的
通
海
溪
澗
中

，
以
食
石
上
苔
蘚
為
生
，
因
其
背
脊
上
生
有
一
條
滿
是
香
脂
的
腔
道

，
能
散
發
濃
郁
的
芳
香
而
得
名
。
香
魚
的
產
地
很
廣
，
東
亞
的
日
本

、
朝
鮮
和
我
國
遼
寧
、
福
建
等
地
都
有
產
，
但
以
寧
海
鳧
溪
產
為
佳
，
肉
質
細
嫩
清

美
，
且
伴
有
絲
絲
宜
人
的
黃
金
瓜
香
味
。
人
工
育
成
的
香
魚
，
雖
非
野
生
，
其
口
味

已
令
我
們
幾
個
絕
倒
：
細
、
嫩
、
鮮
而
不
腥
，
油
而
不
膩
，
並
伴
有
絲
絲
令
人
愉
悅

、
若
有
若
無
、
不
可
名
狀
的
—
—
香
。

臨
散
席
，
幾
個
人
正
欲
起
身
，
又
被
朋
友
喊
住
，
道
﹁莫
急
莫
急
，
還
有
道
菜

，
為
此
次
兄
弟
相
聚
作
結
，
或
者
說
圓
滿
。
﹂
菜
上
來
了
，
且
一
上
兩
盤
；
還
是
魚

，
還
是
香
魚
，
燦
若
金
箔
，
名
曰
﹁香
酥
香
魚
﹂
：
即
用
相
對
個
小
（
手
指
大
小
）
的

香
魚
，
用
炭
火
烤
至
通
天
金
黃
，
滋
滋
冒
油
，
外
酥
裡
嫩
，
集
焦
香
油
香
魚
香
於
一

身
，
香
馨
濃
烈
，
美
不
勝
收
。
但
是
，
縱
使
我
們
有
再
大
的
胃
口
，
也
一
時
幹
不
下

這
兩
大
盤
香
酥
魚
。
細
數
盤
中
剩
餘
的
香
酥
魚
，
尚
餘
九
條
。
朋
友
笑
曰
：

﹁早
給
你
們
想
好
了
—
—
服
務
員
，
請
打
包
。
﹂
﹁打
三
份
，
每
份
三
條
！
﹂


